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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稿日期 #$$% & $% & $’
#本文属南京市规划局、南京市文物局资助的“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库”课题成果之一。

南京发现南朝“明堂”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#

贺云翱

（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#($$)!）

路 侃

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江苏南京 #($$)!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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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最新披露南京新发现的南朝刘宋“大明五年明堂壁”铭文砖等一批实物资料，并阐述

了这批资料对研究南朝时期都城重要礼制建筑“明堂”的建造历史及其对研究六朝都城布局的重要

学术意义。

关键词 南朝明堂砖 明堂

中图分类法 KMN(O "# 文献标识码 P

#$$% 年 ’ 月 M Q ) 日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
遗产研究所及历史系的考古工作者为实施“南京

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库”科研课题，在南京市秦

淮、雨花、江宁几区境内进行野外调查时，于南京

老飞机场南侧一建筑堆土中发现一批南朝砖瓦及

其他遗物，其中部分砖上模印有“大明五年明堂

壁”等铭文，这是南京地区首次出现的与六朝都城

礼制建筑直接有关的遗物，调查者当场认为有重

要的历史价值，于是迅即对其来源展开调查，经走

访，获知这批遗物来自市区中山南路东侧三山街

“王府园”三期工程建设工地，有关人员随即又到

施工现场做了调查，证实这批铭文砖和相关遗物

确实出自该工地（图一，图二）。王府园三期工程工

地南北长约 #$$、东西长约 (’$ 米，出土铭文砖、
瓦的施工区地基掘土已经基本结束，并一直到达

了生土层，无法对出土现场再进行科学的清理发

掘。因为这批铭文砖涉及到南朝刘宋大明年间

（"’N Q "%"年）建造“明堂”之事，又有明确的出土
位置，无疑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，故现将这批材

料整理发表，并就有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。

一

我们调查所获实物资料包括铭文砖、瓦当、筒

瓦以及瓷片标本等，下面择要予以介绍。

（一）铭文砖：数量较多，但字迹清晰者少见，

共采集 M件。大多为青灰质长方形砖，部分砖呈灰
黄色。砖平面上皆拍印绳纹。砖之一端模印铭文。

铭文有两种，一为正书，一为反书，都作楷体。以下

各举一例。

(J 铭文砖 #$$%?BBR采：(，长方形青灰砖，

考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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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饰绳纹，一端面上模印“大明五年明堂壁”!
字，为楷体正书。砖长 "#$ %、宽 &’$ %、厚 #$ ( 厘米
（图三：&）。

)* 铭文砖 )++’,--.采：!，长方形青灰砖，
平面饰绳纹，一端面上模印“大明五年六月廿日”%
字，为楷体反书，另一侧面上模印一“大”

字，亦为楷体反书。砖长 "&$ %、宽 ($ (、厚

#$ &厘米（图三：)）。
（二）瓦当 数量较多，均残破，共采

集 #枚，为青灰色胎，当面模印，后加接边
轮和筒瓦身。分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

两种，现分别介绍如下：

&* 兽面纹瓦当 )++’,--.采：/，局
部残损，当面饰一兽面，双目斜立，水滴形

眼眶，眼眶上部饰粗眉。倒梯形口，口内上

下露出獠牙，口两侧有飞扬的胡须。垂胆

状鼻梁，鼻梁延伸到额部，鼻梁上部两侧

饰树枝状线条表示须毛。直径 &)、边轮宽

&$ "厘米 0图四：&，图五：& 1。

)* 兽面纹瓦当 )++’,--. 采：&+，

局部残损。兽面双目作柱状凸起，细眼角，线条状

眉斜立。近梯形大口，口内上下有两排牙齿，长方

形高鼻梁。眼、口、鼻两侧用 ) 道凸线条勾勒出兽
面主体，兽面周围和鼻上部饰飘逸的须毛。直径

&#、边轮宽 +$ !厘米（图四：)，图五：)）。

"* 兽面纹瓦当 )++’,--. 采：&&，局部残
损。兽面双目斜立，椭圆形眼眶，口部残缺。垂胆状

高鼻梁，鼻梁上部两侧饰树枝状线条表示须毛（图

四："，图五："）。

#* 兽面纹瓦当 )++’,--. 采：&)，边轮略
残。兽面双目斜立，椭圆形眼眶。口大张，口角上部

向内钩弯，上唇弯弧，口内“丫”形饰之两侧各有一

颗牙齿，口、鼻之间饰卧“曰”字形图案。垂胆状高

鼻梁。面部周边和鼻梁上部两侧饰须毛（图四：#，
图五：#）。

(* 莲花纹瓦当 )++’,--.采：&"，当面饰八
瓣莲花纹，瓣尖部呈箭头形，瓣间分隔线顶端也作

箭头状，使当面周边形成 &’个箭头指向边轮的装
饰效果。中央莲房微凸，上饰 ! 颗莲子。直径

&)$ )、边轮宽 +$ /厘米 0图四：(，图五：( 1。
（三）筒瓦 数量较多，但皆残破。共采集 "
件，均残，分两种规格。

&* 筒瓦 )++’,--. 采：&(，青灰质，瓦身表
面光素，内面满布细麻布纹。残长 )#、瓦身宽 &#、
高 !$ %厘米，瓦唇长 #$ (、宽 /$ %厘米（图六：&）。

)* 筒瓦 )++’,--. 采：&!，青灰质，瓦身特
点同上器。残长 &/$ )、瓦身宽 &)、高 ’$ ! 厘米，唇
长 "$ &、宽 /厘米（图六：)）。
（四）瓷器标本 共采集瓷片标本近百件，主

图二 2 2 南京三山街王府园第三期工程施工场地

图一 2 2 南京三山街南朝“明堂”砖出土地点位置图
0’为“明堂”砖出土地点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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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器类有碗、盏、盘口壶、罐等。以下择要介绍。

#$ 大碗 %&&"’(()采：#*，残。灰白胎，胎质
较粗，碗壁厚，最厚处达 #+ ,厘米。实圈足，器外刻
划大莲瓣纹。器表施青黄色釉，釉厚 # 厘米，釉质
莹润，开细冰裂纹，足部无釉。足部直径 #%+ "、足
高 #厘米，器身残高 *+ #厘米（图六：!）。

%$ 碗 %&&"’(() 采：#-，残。烟灰胎，大平
底，斜弧腹，施青灰釉，内荡釉，外着半釉，口部点

褐彩。底径 #&+ *、口径 #.、高 "+ *厘米（图六：,）。

!$ 碗 %&&"’(() 采：%&，残。灰白胎，大平
底，斜弧腹，口沿下有一道凹弦纹。施灰白釉，内满

釉，外釉不及底，口部一周未施釉，为芒口。底径

#&、口径 #,+ "、高 /+ -厘米（图六：/）。

,$ 碗 %&&"’(() 采：%#，残。烟灰胎，大平
底，斜弧腹，口沿下有一道凹弦纹。施青灰釉，内满

釉，外着半釉，口部不施釉，为芒口。底径 -+ -、口
径 #/、高 /+ /厘米 0图六：1 " 2。

/+ 碗 %&&"’(()采3 %,，残。灰黄色胎，斜弧
腹，平底内凹。施青黄色釉，外釉不及底，釉色亮

丽。底径 "+ ,、口径 #!+ "、高 ,+ "厘米（图六：.）。

"$ 盏 %&&"’(() 采：%/，残。白灰色胎，弧
腹，实圈足。内外满施青黄色釉，外底有小泥丁支

烧痕迹。底径 ,+ ,、口径 *+ %、高 ,+ , 厘米（图六：

*）。

.$ 盏 %&&"’(()采：%"，残。淡红色胎，斜弧
腹，平底，内外施灰白色釉，外底无釉。底径 .、口
径 #&+ *、高 /+ "厘米（图六：-）。

*$ 盏 %&&"’(()采：%.，残。灰白色胎，斜弧
腹，平底，上腹部有一道凹弦纹。内外施青灰釉。底

径 /+ *、口径 -、高 %+ "厘米（图六：#&）。

-$ 盘口壶 %&&"’(()采：%*，残存盘口及颈
部。灰白胎，颈部施一道凹弦纹和水波纹。内外施

青釉，釉色莹亮。口部直径 ##、残高 *厘米（图六：

##）。

#&$ 罐 %&&"’(()采：%-，残存口部。黄白色
胎，圆唇，口外侈，口下部施 %道凹弦纹，并竖置双
桥形系。外施青釉，釉色亮丽。口径 #*+ "、残高 /+ -
厘米（图六：#%）。

##$ 罐 %&&"’(()采：!&，残存口部。深紫红
胎，圆唇，口外侈，口下部有 %道凹弦纹，并横置一

图三 4 4 铭文砖
#+“大明五年明堂壁” %+“大明五年六月二十日”

南京发现南朝“明堂”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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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形系。施青黄釉，釉色佳（图六：

!"）。

!#$ 罐 #%%&’(() 采："!，残
存口部。灰胎，方唇，口较直，肩部

有 # 道凹弦纹，并横置一银锭式
系。施青釉，釉面莹亮。口径 #!* &、
残高 &* "厘米（图六：!+）。

!"$ 罐 #%%&’(() 采："#，残
存口部。灰胎，方唇，口较直，口下

竖置双银锭式系。施青釉。口径

##、残高 ,厘米（图六：!,）。

!+$ 罐 #%%&’(() 采：""，残
存口部。灰红胎，方唇，口较直，素

面，施青釉。口径 #%* &、残高 - 厘
米（图六：!&）。

!,$ 罐 #%%&’(() 采："+，残
存口部。灰白胎，方唇，口较直，肩

部施 " 道凹弦纹和一道由三角形
纹组成的花纹带。施青釉。口径

#,* #、残高 -* +厘米（图六：!-）。

!&$ 罐 #%%&’(() 采：",，残
存口部。粗灰胎，圆唇，口外侈，肩

部竖置一银锭式耳。外施黑褐色

釉。口径 !#、残高 -* " 厘米（图六：

!.）。

二

这批出土于南京三山街的遗

物，由于其中有南朝刘宋“大明五

年”铭文砖，其时代应大体可确定

为南朝时期。与铭文砖伴生的兽面

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，在笔者过去

对六朝瓦当的分期研究中，确实也

具备南朝瓦当的特点 / ! 0。而同出的

瓷器标本普遍具备东晋中后期至

南朝早期的特点。因此，将这批遗

物的时代定为南朝早中期是符合

事实的，它们反映了南朝早期都城

建康的砖、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生活

用瓷的文化特征。

但这批遗物的学术价值还不

止于此。由于这是与南朝帝王举行

重要礼仪活动的礼制建筑“明堂”

直接有关的建筑材料遗物，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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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六 # # 瓷器标本
$、%& 筒瓦 ! ’ (& 碗 " ’ $)& 盏 $$& 盘口壶 $% ’ $"& 罐

它对研究南朝礼制建筑和都城空间布局也有一定

的特殊意义。

张一兵先生认为，“明堂制度”是中国古代学

术史上数量不多但极其重要且难度极大的著名难

题之一 * % +，因此，他专门著书予以研究。据《史记·

封禅书》言：“（汉武帝）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

度，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

殿、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圜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

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昆仑，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

焉。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。”虽然这段文字中

说到“黄帝明堂图”，似乎早在中国史前时代已有

“明堂”之制，但这毕竟属于传说资料，所以张一兵

先生也认为，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汶上所建的这

座明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确建造日期的记

录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* ! +。

在都城建造明堂，目前有确凿资料的是在西

汉末年的王莽当政时期，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：“（元

始四年夏秋）安汉公奏立明堂、辟雍”。%) 世纪 ,)
年代在西安汉长安城南郊地发现了一组礼制建筑

遗存，学者们多认为这可能就是汉平帝元始四年

（公元前 !,年）王莽所建的明堂遗存 * - +。东汉中元

元年（,. 年），光武帝于都城洛阳起建明堂，其制
为“上圆下方，八窗四闺，九室十二座，三十六户七

十二牖”。分别象征天地、八风、四时、九州十二月、

三十六旬、七十二风 * , +。这座明堂建筑后经曹魏、

西晋续加修建利用。该建筑遗存也已经被考古者

发现 * . +。东汉人蔡邕在其所著《明堂月令》中对东

汉明堂制度亦有详细的记录，近现代学者如王国

维、顾颉刚、汪宁生、王世仁、刘致平、许道龄、杨鸿

勋、黄展岳、黄金山、姜波等对西汉或东汉明堂都

做过专门的研究。近年来，考古学者还在山西大同

发现了北魏都平城时期的明堂遗址 * ( +。这次南京

出土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（-.$年）明堂砖及相关
遗物是我国南方都城遗址首次发现的与明堂建筑

南京发现南朝“明堂”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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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遗存，它对认识相关史料记载有着直接的

帮助。

关于南京六朝都城的明堂建筑问题，姜波先

生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史料梳理 ! " #。笔者也曾

对其建造过程和所在地点作过探讨 ! $ #。查诸文献，

东吴在定都建业时未立明堂。又依《宋书·礼志》

所言，东晋都城建康亦无明堂之置 ! %& #。明确记载

六朝都城营建明堂的资料出自《宋书》卷十六《礼

三》，该文献讲到刘宋孝武帝执政时期拟建明堂的

时间、地点、制度等，曰“国学之南，地实丙巳，爽垲

平畅，足以营建。其墙宇规范，宜拟则太庙，唯十有

二间，以应期数。依汉汶上图仪，设五帝位，太祖文

皇帝对飨⋯⋯鼎俎彝簋，一依庙礼。班行百司，搜

材简工，权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量物商程， 今

秋缮立⋯⋯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，无古三十六户

七十二牖之制。”! %% #文献还记载，这座明堂的建造

时间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! %’ #。而本次于南京

三山街王府园三期工程建筑工地出土的铭文砖上

的铭文恰恰也是为“大明五年”，按《宋书·礼志》

载刘宋孝武帝初于大明五年四月下诏“经始明

堂”，《南史·宋孝武帝本纪》讲大明五年五月开建

明堂，而本次出土之砖铭则明确记录烧制明堂用

砖是为当年“六月廿日”，在时间上，文献所载和考

古资料前后完全衔接吻合，因此，这一出土材料充

分证明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等史书中有关南朝刘宋大

明五年建造明堂的文字记录是完全可信的。《宋书

·礼志》还提到，大明六年正月，孝武帝“南郊还”，

“亲奉明堂，祠祭五时之帝，以文皇帝配，是用郑玄

议也。”! %( #也就是说，这座明堂从大明五年六月始

建，至次年正月之前已经完工，建造时间大约 )个
月左右。

其次，该实物资料还为探讨南朝“明堂”的具

体建造地点及六朝都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这批材料虽然不是直接在原地点经科学考古发掘

和记录，但经笔者反复调查并走访工地现场，可以

确认是在南京中山南路以东、建康路西端以北的

三山街王府园三期工程施工现场（图一）出土，即

出土地点无误。我们也曾推测，这批铭文砖材料是

否有可能为后世移置于此，但经现场观察，施工现

场挖掘断面上有明确的六朝地层叠压在黄沙质的

生土层之上，而且出土砖、瓦数量较多，将它们看

成是原先地层的遗物是符合实际的。

文献证实，刘宋大明五年所建的明堂及其基

址为后来的齐、梁、陈三代所维修或利用，它的建

筑位置对认识六朝都城的中轴线所在及平面布局

有直接的帮助。过去，有的学者将“明堂”的位置定

在秦淮河南岸朱雀桥东南（约在今中华门外长干

桥东南方）! %* #。近年来，笔者依据文献资料的考

证，认为南朝建康都城的“明堂”应位于宫城及都

城以南的东南处（即“丙巳之地”）、都城中轴线即

御道以东、秦淮河北岸近岸之地 ! %+ #。而这次发现

的刘宋大明五年“明堂”砖等相关文物的出土地点

又将笔者原先考定的明堂位置垂直北移了大约

%&&&米左右，但其方位仍在笔者所考定的六朝都
城御道（其南段约在今南京市中华路一线左右）之

东、宫城及都城东南、秦淮河以北之地，这正说明

考古出土资料对弥补文献之不足具有直接的作

用。近年来，随着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学者在南京大

行宫发掘出土六朝道路及相关建筑遗迹，有些学

者提出六朝都城的中轴线或御道应向东移至太平

南路左右一线，而此次刘宋明堂砖及其出土地点

的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六朝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及

御道所在可能又提供了另一种视角。与此同时，由

于南朝“明堂”作为都城重要的国家礼制建筑，它

的位置还与太学、太庙等礼制建筑的所在发生直

接关系，依笔者过去考证，太庙、太学、明堂三组建

筑依次从北往南建造于都城御道以东、秦淮河以

北一线，而如果依这次明堂建筑遗物出土位置的

发现，则这三组建筑的地点都要顺御道以东一线

向北推移。那么，其中势必牵涉到对太庙、太学两

组建筑相关史料的重新解释和考证，关于这个问

题，笔者将另文予以专门探讨。

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资料，从西汉末年王

莽所建的长安明堂，经东汉、曹魏、西晋洛阳的明

堂，直到北魏都城平城的明堂，大体上遵循的都是

较为传统的礼制，即它们的平面通常是采取“方、

圆”结构 ! %, #，但据《宋书·礼志》所载，刘宋孝武帝

大明五年所建明堂却完全放弃了北方都城的明堂

旧制，改用平面作长方形的太庙形制，作殿屋 %’
间，这一制度也被此后的齐、梁、陈三朝所延用。南

朝的这种新的明堂建筑制度，与业经考古发现的大

约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北魏都城平城的明堂建筑

制度形成了南北都城两种明堂礼制风格的强烈对

比，这说明都城礼制建筑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内，

甚至因为当政君臣个人不同的礼制观念而造成完

全不同的建筑形式。笔者在论述前些年主持发掘的

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问题时曾提出，刘宋

孝武帝在位时，于礼制建设方面多有创举 !%" #，这次

剋



!"

发现的大明五年“明堂”砖正是孝武帝当政时的产

物，它不仅见证了有关南朝明堂的文献记载，而且

还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文献所载孝武帝在位时期

的礼制建设实践活动。此外，隋兵灭陈后，负责营

建隋代新都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曾亲自到建康废都

考察，他本人对南朝“明堂”废址做了现场踏勘，并

留下珍贵记录 # $% &，这些都因这批铭文砖的发现而

获得了某种有趣的历史联系。

当然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次发现的南朝刘宋大

明五年明堂砖及相关遗物毕竟不是经科学发掘的

出土资料，在原出土现场的调查中，我们获知，这

批遗物的出土地点已接近“建康路”西端北侧，即

南朝明堂建筑遗存可能一部分被压在现建康路西

端路基之下及建康路西端南侧一片，我们希望在

今后建康路西端附近现代建筑施工中能开展科学

的考古发掘，以期发现尚有残存的南朝明堂建筑

遗存，并弥补六朝都城考古中的这一遗憾！

（本次考古调查中还获得叶柏榆、李保平、赵

瑞民等先生的大力协助；本文写作过程中，蒙万联

佳同志协助整理出土遗物、周贵龙同志协助绘图、

邓丽娟同仁协助拓片，在此对各位同仁表示衷心

地感谢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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